
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
*
 

（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） 

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,就是大鸣,大放,大辩论,大字

报。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，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

形式是有区别的。延安那一次整风,也出了一点大字报，但是

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。后来“三查三整”，也没有采取这种

形式。在革命战争时期,没有人给我们发饷，没有制造枪炮的

工厂，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,依靠当地人民，依靠群

众。所以,长期以来，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。但是，那个时候，

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,大放，大辩论，大字报。这是什么理

由？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,在打仗，阶级斗争那么尖锐，如

果内部这么大闹,那就不好了。现在不同了，战争结束了，全

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。所以，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。新的

革命内容，它要找到新的形式。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，

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，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。这种形式，

可以很快普及，很快学会，几个月就可以学会。 

对大鸣、大放、大辩论、大字报,主要有两怕：一个是怕

乱。你们怕不怕乱？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。还有一个是怕 

*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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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不得台。当工厂厂长的,当合作社主任的,当学校校长的,当

党委书记的,怕一放出来,火一烧,怎么下台呀？现在容易说

通了,在五月间那个时候，就很不容易说服人。北京三十四个

大专院校,开了很多会才放开。为什么可以不怕？为什么放有

利？大鸣大放有利,还是小鸣小放有利？或者不鸣不放有

利？不鸣不放是不利的,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,还是要大鸣

大放。大鸣大放,一不会乱,二不会下不得台。当然,个别的人

除外,比如丁玲,她就下不得台。还有冯雪峰,他在那里放火,

目的是要烧共产党,就下不得台。那是少数人,是右派。其他

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,可以下台的。无非是官僚主义、宗派

主义、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,有则改之,不应当怕。基础就是

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，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。工人

的大多数是好人,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。共产党里，青年团里，

大多数是好人。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。资产阶级知

识分子、资本家、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，是可以改造的。所

以我们不要怕乱，不会乱，乱不了。应当相信多数，这里所

谓多数，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？不是的,是百分之九十到百

分之九十八。 

  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都是新的。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

命，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,不破坏个体所有制，不破坏民

族资本主义所有制，只破坏帝国主义所有制，封建主义所有

制，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。所以,有许多人，民主革命这一关

可以过来。这里头,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就不热心，是勉

强过来的；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是肯干的，这一关过来

了。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,有些人就难过。比如，湖北有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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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,他家是三代要饭,解放后翻身了,发

家了,当了区一级干部。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,非常不

赞成合作化,要搞“自由”,反对统购统销。现在开了他的展

览会,进行阶级教育,他痛哭流涕,表示愿意改正错误。为什么

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？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

制，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,要破个体所有制，使它变

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。当然,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，究竟

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，现在也还很难定。今年是斗争的一个

洪峰。以后是不是年年要来一个洪峰？象每年黄河的洪峰要

来一样,我看恐怕不是那样。但是，这样的洪峰，以后也还会

有的。 

  现在，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？我和许多地

方同志摸了这个底。在全国总人口中间，大概有百分之十的

人，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。这里包括地主阶级，富

农，一部分富裕中农,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，一部分资产阶级

知识分子,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，甚至个别的工人、贫

下中农。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？是六千万人。这个

数目不小，不要把它看小了。 

 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，有两个出发点：第

一，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。这里包括无产阶

级,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，下中农，还有上层小资产阶

级的多数,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，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

级。第二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，最顽固的

分子,包括极右派,反革命,搞破坏的,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

的，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，这样的人有多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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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？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。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

呢？就是一千二百万。一千二百万人,如果集合起来，手里拿

了枪,那是个很大的军队。但是，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？

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,那个合作社；这个农村，那个

农村；这个工厂,那个工厂；这个学校,那个学校；这个共产

党支部,那个共产党支部；这个青年团支部，那个青年团支部；

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,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；是分散在各处,

不能集合，所以天下不会大乱。 

 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，是一些什么

阶级之间的斗争呢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

之间的斗争。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，但是它有广大的同

盟军,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、下中农，他们占农村人

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。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

的百分之二十。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：赞成合作化

的,占百分之四十；动摇的，占百分之四十；反对的，占百分

之二十。这几年来,经过教育改造，地主、富农也有分化，现

在也有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。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

分子,也要加以分析，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，事

实不是那样。在全国总人口中,赞成社会主义的，有百分之九

十。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。经过工作,经过大辩论，还可能争

取百分之八，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。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

派,只有百分之二。当然,要注意，刚才邓小平同志讲了,它还

是一个很大的力量。 

 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，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。

地主的名声更臭。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。资产阶级和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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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级知识分子,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（富裕中农）,城市的

上层小资产阶级（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）和他们的知识分

子,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。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，那一

样都缺不了他。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、中小学教员,办报纸要

有新闻记者，唱戏要有演员,搞建设要有科学家、工程师、技

术人员。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,资本家有七十万人，加在

一起,约计六百万人,五口之家,五六就是三千万人。资产阶级

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，最有技术的。右派翘

尾巴也在这里。罗隆基不是讲过吗，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

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。他不说他是资

产阶级，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,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

子。我看,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，就是大字不认得几

个的工人、农民，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。 

 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，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

知识分子，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,对于共产党、无产阶级

的领导是不服气的。讲拥护共产党，拥护宪法，那也是拥护

的，手也是举的,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。这里头就要分别

了，右派是对抗的,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。不是有人讲共产

党这样也不能领导，那样也不能领导吗？不仅右派有这个思

想，中间派有些人也有。总而言之,照他们的说法，差不多就

完了，共产党非搬到外国不可，无产阶级非上别的星球不可。

因为你这样也不行,那样也不行嘛！无论讲那一行，右派都说

你不行。这一次辩论的主要目的，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中

间派,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，还是

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,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、下中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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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话。讲文化,无产阶级、贫农、下中农不如他们，但是讲革

命,就是无产阶级、贫农、下中农行。这可不可以说服多数人？

可以说服多数人。资产阶级的多数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

数,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，是可以说服的。大学教授、中小

学教员、艺术家、文学家、科学家、工程师中的多数,是可以

说服的。不大服气的，过若干年，慢慢就会服气了。 

 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,在现在这个时候，出

现大鸣、大放、大辩论、大字报这种形式,很有益处。这种形

式是没有阶级性的。什么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,右派也可以搞。

感谢右派，“大”字是他们发明的。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

讲话中,并没有讲什么大鸣,大放,大辩论，没有这个“大”字。

去年五月,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,那是一个“放”，百家

争鸣,那是一个“鸣”，就没有这个“大”字,并且是限于文学

艺术上的百花齐放,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。后来右派要涉及

政治,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，叫作鸣放时期，而且要搞大鸣

大放。可见,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,资产阶级也可以用,左

派可以用,中间派可以用,右派也可以用。大鸣、大放、大辩

论、大字报,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？归根结底，对无产阶级有

利，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。原因是,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

家乱，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,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

义的人中间,有许多人是动摇的,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

子，只有百分之二。你乱得了呀？所以,大鸣大放的口号,大

鸣、大放、大辩论、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,归根结底有利于多

数人,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。两条道路,一条社会主义,一

条资本主义，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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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不要怕乱,也不要怕下不得台。右派是下不了台的,

但也还是可以下台。按照辩证法，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。可

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,大势所趋，他们想通了，转好了，比

较老实，比较不十分顽固了,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，就不要叫

右派了，并且还要安排工作。少数极顽固的，可能死不改悔，

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,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这样的人总是会

有的。 

  右派这么闹一下,使我们摸了一个底：一方面，赞成社会

主义的，是百分之九十,可能争取到百分之九十八；另一方面，

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,是百分之十，其中坚决反社会主

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。摸了这样的底,就心中有数了。在

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,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，用

我们这个大鸣、大放、大辩论、大字报的办法,可以避免匈牙

利那样的事件，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。我

们不需要象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，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

论就行了。对文汇报，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，头一篇不

彻底,没有讲透问题,再发第二篇社论，它就自己改。新民报

也是它自己改。在波兰就不行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

解决，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,走那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，又

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，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。

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,我是从来不悲观的。我不是说过，乱不

了,不怕乱吗？乱子可以变成好事。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，鬼

叫一个时候，大乱一阵，事情就更好办了。 

  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，现在是一千二百万

工人。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,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，其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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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，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。农民

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，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。

资产阶级要灭掉。不是讲把人灭掉,是把这个阶级灭掉，人要

改造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,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

造，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,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。我讲过，

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，,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

上，就有作“梁上君子”的危险。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,有人

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？不。有的人进了共产

党,他还反共，丁玲、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？进了工

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，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。现在民主党

派的成员、大学教授。文学家、作家,他们没有工人朋友,没

有农民朋友,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。比如费孝通,他找了二百

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,北京、上海、成都、武汉、无锡等地

都有。他在那个圈子里头出不来,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,代

表这些人大鸣大放。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。我说,你可不可以

改一改呀？不要搞那二百个,要到工人、农民里头去另找二百

个。我看知识分子都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找朋友,真正的朋友是

在工人、农民那里。要找老工人做朋友。在农民中,不要轻易

去找富裕中农做朋友,要找贫农、下中农做朋友。老工人辨别

方向非常之清楚，贫农、下中农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。 

  整风有四个阶段：放,反,改,学。就是一个大鸣大放,一

个反击右派，一个整改,最后还有一个，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，

和风细雨，开点小组会，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。今年五月一

比中共中央发表的整风文件中讲和风细雨，当时许多人不赞

成，主要是右派不赞成,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，结果很有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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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。这一点我们当时也估计到了。因为延安那一次整风就是

那样,你讲和风细雨,结果来了个急风暴雨,但是,最后还是归

结到和风细雨。一个工厂，大字报一贴,几千张，那个工厂领

导人也是很难受的。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时间，有些人就不干

了，想辞职,说是受不了,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。北京那些大学

的党委书记就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。那时候右派他们说，你们

不能驳,只能他们鸣放。我们也讲，要让他们放，不要驳。所

以，五月我们不驳,六月八日以前,我们一概不驳,这样就充分

鸣放出来了。鸣放出来的东西，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正确

的，有百分之几是右派言论。在那个时候，就是要硬着头皮

听，听了再反击。每个单位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。这个整

风，每个工厂,每个合作社都要搞。现在军队也是这样搞。这

样搞一下很必要。只要你不搞，“自由市场”又要发展的。世

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,三年不整风，共产党、青年团、民主

党派、大学教授、中小学教员、新闻记者、工程师、科学家

里头,又要出许多怪议论,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。比如房子

每天要打扫,脸每天要洗一样,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

次,一次个把月就行了。也许那时候还要来一点洪峰。现在这

个洪峰不是我们造成的,是右派造成的。我们不是讲过吗？共

产党里头出了高岗,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？我就

不信。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、冯雪峰、江丰这么一些人,你

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？ 

 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。

右派就不承认自己有改造的必要，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

大愿意改造,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。章乃器说，改造那怎么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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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那叫做抽筋剥皮。我们说要脱胎换骨，他说脱胎换骨就

会抽筋剥皮。这位先生,谁人去抽他的筋，剥他的皮？许多人

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,为什么要这么搞，社会主义有什

么好处。为什么要思想改造？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

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,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。那些老知

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,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。讲学问,

你说他现在不行,他将来是会行的。这批新的人出来了,就对

老科学家、老工程师、老教授、老教员将了一军,逼得他们非

前进不可。我们估计,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，一部分是能够

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。 

 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，这跟资产阶级

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。一个阶级的政权，没有

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。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，

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？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，一定要造

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，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

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。右派中间那些不

愿意变的，大概章乃器算一个。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

子，他就不干,他说他早已变好了,是“红色资产阶级”。自报

公议嘛,你自报可以,大家还要公议。我们说,你还不行,你章

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。有人说，要先专后红。所谓先专后红，

就是先白后红。他在这个时候不红，要到将来再红，这个时

候不红,他是什么颜色呀？还不是白色的。知识分子要同时是

红的,又是专的。要红，就要下一个决心，彻底改造自己的资

产阶级世界观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，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

叫无产阶级,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，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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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，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,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

主义道路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,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

等问题。 

  我在四月三十日讲的那些话，许多人就听不进去。“皮之

不存,毛将焉附”？我说中国有五张皮。旧有的三张：帝国主

义所有制,封建主义所有制，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。过去知识

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。此外,还靠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所有

制，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。我们的民主

革命,是革前三张皮的命，从林则徐算起，一直革了一百多年。

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：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

者所有制。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。老皮三张久已不存，另

外两张也不存了。现在有什么皮呢？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

皮。当然，这又分两部分,一个全民所有制，一个集体所有制。

现在靠谁吃饭？民主党派也好，大学教授也好，科学家也好，

新闻记者也好，是吃工人阶级的饭,吃集体农民的饭，是吃全

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,总起来说，是吃社会主义公有制

的饭。那五张旧皮没有了,这个毛呢，现在就在天上飞，落下

来也不扎实。知识分子还看不起这张新皮,什么无产阶级、贫

农、下中农，实在是太不高明了,上不知天文,下不知地理，“三

教九流”
[1]
都不如他。他不愿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。这个马克

思列宁主义，过去反对的人多,帝国主义反对，蒋介石天天反，

说是“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”，害得大家生怕这个东西。

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，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

成无产阶级世界观,这要一个过程，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

想革命运动。今年这个运动，就是开辟这条道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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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有些机关、学校,反过右派之后,风平浪静,他就舒舒

服服，对提出来的许多正确意见就不肯改了。北京的一些机

关、学校就发生这个问题。我看,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鸣放高

潮。把大字报一贴，你为什么不改？将一军。这个将军很有

作用。整改，要有一个短时期,比如一两个月。还要学，学点

马克思列宁主义，和风细雨,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，那是在第

四个阶段。这个学,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，只是讲这个运动告

一段落，引起学习的兴趣。 

 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！这一点，有的右派估计到

了。他说,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。很正确呀，你不能老反

右派,天天反,年年反。比如,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，就

比较不那么浓厚了,因为反得差不多了，不过还没有完结，不

要松劲。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,象罗隆基、章乃器就是死不

投降。我看还要说服他，说几次,他硬是不服，你还能天天同

他开会呀？一部分死硬派,他永远不肯改，那也就算了。他们

人数很少，摆到那里,摆他几十年，听他怎么办。多数人总是

要向前进的。 

 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？我们一个也不

丢。右派,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，所以是一种敌对

的力量。但是,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、反革命分子那么

对待，其基本标志,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。也许有个别的

人，要取消他的选举权,让他劳动改造。我们采取不提人，又

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,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，以利于分化他

们。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？一种是改正了以后，可以把右

派分子帽子摘掉,归到人民的队伍；一种就是顽固到底，一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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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见阎王。他说,我是不投降的,阎王老爷你看我多么有“骨

气”呀！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。右派跟封建残余、反革命是

有联系的,通气的,彼此呼应的。那个文汇报,地主看了非常高

兴,他就买来对农民读,吓唬农民说,你看报纸上载了的呀！他

想倒算。还有帝国主义、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。比如台

湾、香港的反动派,对储安平的“党天下”,章伯钧的“政治

设计院”,罗隆基的“平反委员会”,是很拥护的。美帝国主

义也很同情右派。我曾经跟各位讲过，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,

你们怎么样？采取什么态度？准备怎么做？是跟美国一起组

织维持会？还是跟我们上山？我说,我的主意是上山,第一步

到张家口,第二步就到延安。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，把问题讲

透,不怕乱。你美国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。日本不是占领了

大半个中国吗？后来我们不是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？我跟

日本人谈过,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,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

有好处,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,提高了我国人

民的觉悟。 

  右派不讲老实话,他不老实,瞒着我们干坏事。谁晓得章

伯钧搞了那么多坏事？我看这种人是官越做得高,反就越造

得大。章罗同盟对长期共存、互相监督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

鸣这两个口号最喜欢了。他们利用这两个口号反对我们。我

们说要长期共存,他们搞短期共存；我们说要互相监督,他们

不接受监督。一个时期他们疯狂得很,结果走到反面,长期共

存变成短期共存。章伯钩的部长怎么样呀？部长恐怕当不成

了。右派当部长,人民恐怕不赞成吧！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,

原来是人民代表,现在怎么办？恐怕难安排了。比如丁玲,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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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当人民代表了。有些人,一点职务不安排,一点工作不给

做,恐怕也不好。比如钱伟长,恐怕教授还可以当,副校长就当

不成了。还有一些人,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,学生不听。那

末干什么事呢？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，让他有

所改造，过几年再教书。这些问题都要考虑,是一个麻烦的问

题。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。对右派如何处理，

如何安排，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。 

 各民主党派什么情况,基层什么情况，恐怕你们这些负责

人也不摸底。坚决的右派分子,在一个时候，在一些单位，可

以把水搞得很混，使我们看不见底。一查,其实只有那么百分

之一、二。一把明矾放下去,就看见了底。这次整风，就是放

一把明矾。大鸣、大放、大辩论之后,就看得见底了。工厂、

农村看得见底,学校看得见底，对共产党、青年团、民主党派，

也都有底了。 

 现在，我讲一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。经过两年的实践，

基本要求还是那个四、五、八,就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，

淮河以北五百斤，淮河以南八百斤。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，

这是基本之点。整个纲要基本上没有改，只是少数条文改了。

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,如合作化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，相应的

条文就作了修改。有些过去没有强调的,如农业机械、化学肥

料，现在要大搞,条文上就加以强调了。还有条文的次序有些

调动。这个修改过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，经过人大常委和政

协常委联席会议讨论以后，要重新公布,拿到全国农村中去讨

论。工厂也可以讨论,各界、各民主党派也可以讨论。这个农

业发展纲要草案，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，是中共中央这个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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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,不是章伯钧那个“政治设计院”设计出

来的。 

  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。要鼓起

一股劲来。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，加上城乡右派一

间，劲就更不大了,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。范说，

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，不是主观主义

的。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，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。后的

说来，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。我们中国可以改造，无知

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，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。 

 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,就是消灭老鼠、麻雀、苍蝇、蚊

子。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,不晓得诸位如何？恐怕你们也是有

兴趣的吧！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,是一个破除迷信

的运动。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。除四害也要搞大

鸣、大放、大辩论、大字报。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,搞出一

点成绩来,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，我们中华民族的精

神就会为之一振。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。 

 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。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，要几

年试点，几年推广，几年普及。 

 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。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里头就有很

多事情要做。那仅是农业计划，还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。

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，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。 

  我们预计,经过三个五年计划，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两千

万吨。今年是五百二十万吨，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

目标了。印度一九五二年钢产量是一百六十万吨，现在是一

百七十几万吨，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几万吨。我们呢？一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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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九年只有十九万吨,三年恢复时期搞到一百多万吨，又搞了

五年，达到五百二十万吨,五年就增加三百多万吨。再搞五年，

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，或者稍微多一点，达到一千一百五十

万吨。然后，搞第三个五年计划，是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

呢？是可能的。 

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。右派说没有希望，

那是完全错误的。他们没有信心,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，那

当然没有信心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，我们是完全有信心的。 

  注   释 

[1]三教指儒教、道教、佛教。九流指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

纵横家、杂家和农家。“三教九流”后来是泛指宗教和学术的各种流派，旧社会中

也用来泛称江湖上各种各样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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